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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中 “思妇” 形象新变
刘晓珍

摘　 要： 历经李清照、 辛弃疾、 姜夔三大词人的不断创新之后， 南宋词中的 “思妇” 形象有了比较显

著的变化： 一是黍离之悲的融入， 思妇心头不再是单纯的闺怨， 而是把闺怨与感慨国事融为一体； 二是

“比兴寄托” 手法的运用， 以思妇写英雄， 亦思妇亦豪杰， 丰富了思妇形象的文化内涵； 三是 “以健笔写

柔情”， 使得思妇形象在柔媚之外更增添了一种文人雅士的气节与风骨， 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南宋词坛思

妇形象的这种演变与国是日非的社会现实、 词体复雅的思潮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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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唐五代文士们 “刻意伤春复伤别” 起， “男子而作闺音”， “思妇” 已成词体的主要咏写对象。
发展至南宋词坛， 词中的思妇形象虽然逐渐成为与其他形象并立的一种， 甚至有逐渐淡出词坛舞台中

央、 偏居一隅之势， 但从词作质量来看， 其实是更加丰富成熟了， 也更值得去细细品味了。 本文选取

南宋词坛三位代表性词人李清照、 辛弃疾、 姜夔的思妇词作为研读对象， 通过对其中 “思妇” 形象的

细致剖析， 展现南宋词坛思妇形象的新变。 与唐五代北宋时期的 “懒起画蛾眉， 浓妆梳洗迟”、 “过尽

千帆皆不是” 式的 “慵懒、 闺怨” 式思妇形象相比， 这三位南宋词人笔下的思妇形象有进一步发展：
李清照笔下的她孤寂隐忍、 凄哀落魄； 辛弃疾笔下的她满腔愤激、 孤傲不群； 姜夔笔下的她清高冷艳、
绝尘独立。 一则是 “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的悲凉隐忍， 一则是 “灯火阑珊处” 的傲然独立， 一则是

“皓月冷千山” 的幽魂踽踽。 由世事变迁与个人遭际凝成的种种情思， 化为他们笔下各具特点的思妇。

一、 “物是人非事事休” ： 孤寂与隐忍

李清照本就是一位心思细腻、 才情横溢的女子， 婚后又历经其父李格非 “党人碑” 祸、 其夫赵明

诚家庭变故等大事的历练， 词风逐渐从少女时期的清新明快转为伤感深沉。 从丈夫赵明诚结束青州隐

居生活外出做官开始， 由于二人的聚少离多， 这种风格就更加明显： “多少事， 欲说还休”、 “寂寞深

闺， 柔肠一寸愁千缕”。 这为之后她在南宋时期的词作定下了基调。
南渡之后， 历经国破家亡、 丧夫之痛、 金石散尽、 再嫁风波的李清照， 词作延续了这种孤寂的调

子， 且日渐浓深， 塑造出了一个个孤苦落魄、 伤心欲绝的思妇形象， 如这首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 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 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许多愁。

这首词作于宋高宗绍兴五年 （１１３５）， 此时李清照正避难浙江金华， 时年五十三岁。 “武陵春” 调

名来自 《桃花源记》， 词作所写之时节乃春季， 贴合调名。 词以 《武陵春》 为调， 可能还有一些深意：
由 “武陵” 二字生发出来的 “桃花源” 梦境般 “虚幻渺茫” “难寻难觅” 之意， 与词中的 “闻说……
也拟” 而 “终难”， 正相吻合。

首句是四加三格式的七字句， 形成一种意思的连贯， 即 “风住尘香” 伴随 “花已尽”， 呼应后边的

“事事休”， 并为下阕之 “许多愁” 作铺垫。 所谓 “风住尘香花已尽”， 说的是 “雷激电荡”、 “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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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等一切的爆烈性 “摧毁” 都结束了， 世界复归于平静， 然而此时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与原来的世

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风住尘香花已尽” 虽然说的眼前的凄风苦雨后的悲凉与冷寂， 但不由人不想起

“国破、 家亡、 夫死” 再加上 “颁金事件”、 “再嫁风波” 等一系列 “不测风云” 过后的苍凉与孤寂。
在无数的国灾家难之后， 美好的年华与生命也已走到了尽头， 该如何去面对这不得不面对的 “残山剩

水” 与 “风鬟雾鬓” 呢？
“日晚倦梳头”， 正是这种心理状态下的表现。 不但是 “日晚”， 还要 “倦”， 可见这 “梳头” 之

事的一再延迟， 比唐人的 “弄妆梳洗迟” 要曲折许多、 深透许多。 当年 “铺翠冠儿， 拈金雪柳。 簇带

争济楚” 的那个人如今却连头都懒得去梳， 生命是那样的脆弱无力。 正如沈祖棻先生所说： 这 “物是

人非” “决不是偶然的、 个别的、 轻微的变化， 而是一种极为广泛的、 剧烈的、 带有根本性的、 重大的

变化， 无穷的事情、 无尽的痛苦， 都在其中。” ［１］ 下阕 “也拟”、 “只恐”， 一转一合， 使小小令词生出

许多变化， 增加了容量， 也增强了感情表达的力度， 越发衬托出当此之际， 殊难为怀之感。 这种极度

落寞、 万难开释而又不甘就此消沉， 在极度苦闷失落之中仍思振拔的思妇愁情， 在之前的思妇词作当

中很难见到。

其 《永遇乐·元宵》 词则采用今昔对比、 回环往复的结构， 表达词人流落江南之后的孤寂与隐忍

心理， 同样塑造了一位悲苦之极、 感人至深的思妇形象。 刘辰翁即曾说：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 《永
遇乐》， 为之涕下。 今三年矣， 每闻此词， 辄不自堪” ［２］ 陈祖美先生说结拍三句 “不如向、 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 有更深的寓意， 向人暗示： “此时发出欢声笑语的主要是不恤国事、 不念恢复的权臣佞人及

其随之飞升的家人亲属。 精忠报国的将相岳飞等等多被猜忌； 建炎三年， 为拯救高宗蒙难出了大力的

张浚， 竟亦被罢； 同样， 功勋卓著的韩世忠， 自知其主战不得君心， 此时意欲远祸， 遂请求退还朝廷

一切破格待遇， 于清寒中度其晚年； 还有更多的重臣不是被贬， 就是自动退避……所以， ‘不如向帘儿

底下， 听人笑语’， 其所概括的也不仅仅是李清照一人因丧偶而产生的孤苦心情， 其所隐含的当是秦桧

擅政时期忠荩之士噤若寒蝉， 奸佞之辈无法无天的极度黑暗的政治现状。” ［３］ 联系起李清照的诗歌与散

文， 这种说法颇有道理。 她的 《上枢密韩公诗》： “欲将血泪寄山河， 去洒东山一抔土”， 《打马赋》：

“老矣谁能志千里， 但愿相将过淮水”， 都是词人心念山河的例证。 古人即曾谓李清照见识与胸襟非一

般妇人所能比： “其咏史云： ‘两汉本继绍， 新室如赘疣。’ 又云： ‘所以嵇中散， 至死薄殷周。’ 非妇

人所能道者。” ［４］因为心胸之不同， 笔下的思妇形象也就突破了传统藩篱， 而呈现一种幽怨深广、 含蕴

丰厚的情味。

李清照其它词作如 《添字丑奴儿·芭蕉》： “窗前谁种芭蕉树， 阴满中庭。 阴满中庭， 叶叶心心，

舒卷有余清。 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 点滴霖霪， 愁损北人， 不惯起来听”， 《临江仙》： “庭院深

深深几许？ 云窗雾阁常扃。 柳梢梅萼渐分明。 春归秣陵树， 人客建安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 如今老去

无成。 谁怜憔悴更凋零。 试灯无意思， 踏雪没心情” 等， 其中的思妇形象均因 “黍离之悲” 而感慨深

沉、 悲苦凄绝， “点滴霖霪， 愁损北人， 不惯起来听”， “春归秣陵树， 人客建安城”， 这些词句反映出

来的情感超越了之前的闺房思妇形象， 将个人悲愁与时代悲愁凝结在一起， 愁思突破闺房而萦回于天

南地北之间， 为思妇形象的塑造翻开了新的一页， 影响了整个南宋词坛思妇词创作的走向。

二、 “满眼不堪三月暮” ： 缠绵与愤激

辛弃疾词中的思妇形象继承了李清照黍离之悲的融入， 诸如 “灯火阑珊处” 的孤寂思妇、 “斜阳正

在、 烟柳断肠处” 的悲凉思妇， 均与感慨国事有关。 不同于李清照的是， 他笔下的思妇更具一种郁勃

不平、 刚柔碰撞的力度， 这与稼轩块垒不平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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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这首 《满江红》：

敲碎离愁， 纱窗外、 风摇翠竹。 人去后、 吹箫声断， 倚楼人独。 满眼不堪三月暮， 举头已

觉千山绿。 但试将、 一纸寄来书， 从头读。 相思字， 空盈幅。 相思意， 何时足。 滴罗襟点点，

泪珠盈掬。 芳草不迷行客路， 垂杨只碍离人目。 最苦是、 立尽月黄昏， 栏干曲。

这首词与稼轩另一首代表作 《祝英台近·宝钗分》 一样， 成功塑造了 “为情所困” 的思妇形象。

相对于 《祝英台近》 的 “昵狎温柔， 魂消意尽” ［５］ ， 这首词稍显阔大与劲健， 使得其在审美上有了一种

柔中带刚的效果。 这首词经历了两度刚柔碰撞： 一是作者的英雄男儿之刚与所用文体之柔的碰撞， 稼

轩把失落英雄的深悲剧痛借助婉约小词来抒发， 赋予小词特殊的美感； 二是词中主人公女性之柔与表

达手法之刚的碰撞， 由于这一 “女性” 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女子的眼界特大、 情思至刚的美， 便赋予了

小词更加特殊的美感。 这即论者说的健笔写柔情”， 稼轩笔下， 思妇的形象脱胎换骨了。

词体因其长短错落的句式， 流动变化的节拍韵律， 向来以抒发婉曲幽微的儿女之情为主， 即人们常

说的 “诗庄词媚”， 因而词的语言大多柔媚婉丽。 此词开篇即着一 “敲” 字， 接下来的 “断”、 “千

山”、 “立尽” 等苍劲有力字词的运用， 一改过去词专用柔丽之语的风习， 带动整个词篇进入一种硬朗

冷峻、 劲拔脱俗的 “高格调”。

这首词写思妇， 不用传统的 “双鬓隔香红， 玉钗头上风”， 代之以 “倚楼人独”、 “立尽月黄昏”；

写相思， 不用传统的 “懒起画峨眉， 弄妆梳洗迟”， 代之以 “敲碎离愁”、 “满眼不堪三月暮， 举头已

觉千山绿”。 可见其劲健、 阔大。 但词人又没有完全打破传统， 而是在传统的 “柔媚” 当中， 适当融入

了作者本人的个性、 风格， 避免了 “流于粗豪” 的毛病， 既做到了推陈出新、 别具一格， 又不失传统

词体原有之风味， 可谓缠绵思妇情与激荡英雄气的巧妙融合。

另外， 在上下文的勾连上， 词人一贯善于通过一些连接词的运用， 造成一种气势， 使整篇作品一气

贯穿、 荡气回肠。 这首词中作者先后用了 “不堪”、 “已觉”、 “但”、 “空”、 “何时”、 “不 （迷） ”、

“只 （碍） ”、 “最”、 “尽” 等连接词， 形成一种气的 “激荡回旋”， 给人以极强的生命感。 这方面， 也

是对传统小词基本不用这类语汇的突破。 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应是柳永， 但柳永虽用连接语， 但缺少

稼轩这样的力度。 刘克庄即说稼轩词 “大声鞺鞳， 小声铿鍧， 横绝六合， 扫空万古， 自有苍生以来所

无” ［６］ ， 这种语句烘托下的思妇形象自然在婉柔之外多了几分豪气与刚性。

再看其 《满江红·暮春》： “家住江南， 又过了、 清明寒食。 花径里、 一番风雨， 一番狼藉。 流水

暗随红粉去， 园林渐觉清阴密。 算年年、 落尽刺桐花， 寒无力。 庭院静， 空相忆。 无说处， 闲愁极。 怕

流莺乳燕， 得知消息。 尺素如今何处也， 彩云依旧无踪迹。 谩教人、 羞去上层楼， 平芜碧。” 同样以闺

中思妇形象寄寓作者性情， 塑造了一位不同于传统的别具风味的思妇形象。 这首词同样通过一种语

“气” 上的 “转折腾挪”， 达到一种 “潜气内转” 的力度。 上片的 “一番……一番……”， 下片的 “空

……” 与 “怕……”， 字里行间一种抑制不住的 “愁极” “怨极” 之 “气” 盘结回荡……辛弃疾的词的

妙处正在于这种矛盾冲突、 包罗万象， 也在于这种激荡之下产生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正如王国维

《人间词话》 所说： “幼安之佳者， 如 《摸鱼儿》 《贺新郎·送茂嘉》 《青玉案》 《祝英台近》 等， 俊伟

幽咽， 独有千古。 其他豪放之处， 亦有 ‘傍素波、 干青云’ 之概， 宁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 ［７］

这两首 《满江红》 可谓这种 “摧刚为柔”、 “比兴寄托” 的代表。 类似篇目还有 《朝中措·绿萍池

沼絮飞忙》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摸鱼儿·更能消、 几番风雨》 等。 词中思妇大都保持了柔丽

的外表， 而骨子里的 “刚强隐忍”、 “激愤难平” 也总是那么淋漓饱满、 力透纸背。 这为词坛的思妇形

象增添了新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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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器大者声必闳” ［６］（５９６） ， 如此富于 “英雄气” 的思妇形象出自稼轩笔下， 绝非偶然， 正是稼

轩这位 “有不可一世之概” ［６］（６０２）却屡次被闲置不用的失落英雄本色与词体本色相结合的产物。 众所周

知， 稼轩青年时期即 “壮岁旌旗拥万夫”， “活捉张安国”， “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南归之后却长期遭

遇被冷落、 边缘化的命运， 胸中自是悲苦难抑、 郁勃难平。 与屈原 “娥眉曾有人妒” 相似的遭际使他

亲近骚人， 并吸取骚体 “香草美人” 笔法， 将家国不平事寄于儿女情长， 把满腔愤懑托之歌词当中，

正所谓 “其长短句之作， 固莫非假之鸣者哉” ［５］（６０５） ， 从而塑造出柔中带刚、 愤激慷慨的思妇形象。

三、 “冥冥归去无人管” ： 清高与冷艳

据夏承焘先生考证， 姜夔曾经在合肥有过一段情缘，［８］ 之后飘零落魄， 难再与意中人重会， 这成为

他一生难以释怀的一段伤心事。 故而出现在姜夔笔下的思妇， 多与合肥女子有所关联， 这为其笔下思

妇形象增添了一份真挚深婉的情思。 姜夔精通古乐， 擅自度曲， 为人古雅简淡， 时人谓之 “貌若不胜

衣”、 “似晋宋间人”， 诗词创制追求 “高妙”， 用语脱弃凡俗， 抒情避免发露， 词风承继并推进南渡以

来词坛 “复雅” 潮流， “古雅峭拔”， 如 “野云孤飞， 去留无迹” ［９］ ， 再加上一段伤怀国事、 悲悼沉沦

之情， 故其笔下的思妇往往冷艳幽邃、 不同俗常。 下面这首 《踏莎行》 即如此：

自东沔来， 丁未元日， 至金陵， 江上感梦而作。

燕燕轻盈， 莺莺娇软， 分明又向华胥见。 夜长争得薄情知， 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

别时针线， 离魂暗逐郎行远。 淮南皓月冷千山， 冥冥归去无人管。

词作小序交代， 词乃 “江上感梦而作”， 词人深情地想象， 可能是情人的魂魄暗中追随自己而来，

化作了这一段梦境。 而梦醒之后， 她的魂魄只能踽踽独行于千山冷月之下， 孤独凄凉地离去。 词作化

唐传奇 《离魂记》 情节于词中， 设想新奇， 于词家罕见。 离魂穿越千山万水逐郎而来， 潜入情人梦中，

又于梦醒时分在冷月之下山之间踽踽独行、 黯然离去。 词人没有用太多笔墨描写她的姿容样貌， 而是

突出渲染思妇梦中依稀朦胧的形象与离魂的冷艳奇幻、 孤高寂寥的影踪。 词人尤其喜好运用冷色调来

处理深挚的恋情， 孤独的 “离魂” 与 “冷月” 叠加， 使得思妇形象愈发阴气萧森、 孤高冷艳。

下面这首 《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 同样如此：

人绕湘皋月坠时。 斜横花树小， 浸愁漪。 一春幽事有谁知。 东风冷、 香远茜裙归。 鸥去昔

游非。 遥怜花可可， 梦依依。 九疑云杳断魂啼。 相思血， 都沁绿筠枝。

这首词明为咏物， 暗则思人， 红梅花影映现着思妇的姿容， 红梅幽事透露出思妇的深情。 夏承焘先

生考证说， 姜夔与合肥情人 “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 一为初春， 其一疑在冬间。 故集中咏梅之词亦

如其咏柳， 多与此情事有关。” ［８］（２７２－２７３）这首咏写红梅的词作便字字句句关乎合肥女子的情思， 花与人合

成一片， 亦是咏花， 亦是写人。 梅花本来就幽韵冷香， 再加上姜夔之高妙手笔， 越发映现出思妇之幽

洁冷艳。 上片写漫步江边的所见， 景中寓情， 写冷月下梅树的柔弱瘦小与飘零， 幻化出合肥女子的娇

小纤细的身影。 “月坠” 二字， 尽显时光的苍老冷寂之感。 “浸愁漪” 三字， 写眼前枝条浸在水中的样

貌： 凄冷暗淡的月色之下， 冰冷昏黑的水面之上， 花枝显得那样弱小与不堪。 下片写漫步江边引发的

情思， 情中见景。 因上片的睹梅花而思故人， 下片随即转入对过往游历的感叹， 时光流传， 物是人非，

像天地间一只沙鸥， 自己在命运的捉弄下南北游历， 而远方的她则相思血泪、 魂断梦萦。

同样这首词在处理炽热的恋情时， 采用清冷的色调： 当时是清寒的月夜， 且月之将落十分， 地点是

冰冷昏暗的水边， 衬托梅树的冷清孤寂， 也映现思妇的孤高凄艳。 又活用娥皇女英 “断魂” 湘江， 泪

染斑竹之典， 渲染出一种阴冷凄艳的氛围， 词中的思妇形象同样孤寂、 阴冷、 幽独， 借用古人对姜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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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的评价， 可谓 “瘦石孤花， 清笙幽罄” ［５］（６６８） 、 “在乐则琴， 在花则梅” ［５］（６７７）也。

其他如 《疏影》 之 “照君不惯胡沙远， 但暗忆、 江南江北。 想佩环月夜归来， 化作此花幽独”，

《秋宵吟》 之 “摇落江枫早。 嫩约无凭， 幽梦又杳。 但盈盈、 泪洒单衣， 今夕何恨未了”， 《媚妩》 之

“乱红万点。 怅断魂、 烟水遥远”， 《浣溪沙·著酒行行满袂风》 之 “恨入四弦人欲老， 梦凭千驿意难

通”， 《醉吟商小品·有正是春归》 之 “梦逐金鞍去。 一点芳心休诉， 琵琶解语”， 都刻画了 “离魂”

倩女式的奇幻冷艳的思妇形象。 从这些词中， 都依约可见那位清寒孤高、 凄绝不群的思妇， 她身上寄

托着姜夔这位高洁之士感时伤逝的绵长情思， 更寄托着姜夔 “古雅峭拔” ［９］的审美追求。

姜夔这种以冷色调渲染凄清氛围， 用魂梦构筑凄艳格调， 用瘦劲词语营造峭拔风骨的思妇词， 被誉

为 “刚健中含婀娜” ［５］（６８２） 。 姜夔与辛弃疾虽都是以健笔写柔情， 但二人却区别甚大： 辛之健在英雄之

刚健， 姜之健在文士之瘦劲。 正如周济所言： “白石脱胎稼轩， 变雄健为清刚， 变驰骤为疏宕。 盖二公

皆极热中， 故气味吻合。” ［５］（６７２）二人用健笔塑造出的思妇形象， 都新雅别致， 与传统的 “寸寸柔肠， 盈

盈粉泪”、 “自在飞花轻似梦， 无边丝雨细如愁” 式的柔笔写柔情的思妇形象区别开来， 影响着整个南

宋词坛有关思妇的词作的创作走向。

四、 结 　 　 语

相较于北宋以前的思妇词， 南宋思妇词无论是手法的纯熟、 情感的饱满， 还是艺术形象本身的丰富

生动上， 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相对于 《花间集》 中 “懒起画峨眉， 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

交相映” 式的浓丽纤柔、 思君念远的思妇形象来， 南宋词中的思妇形象显得更加别有寄托、 感慨深沉、

情思高华、 卓尔不群。 南宋词中思妇形象的这种转变整体来说与靖康之难后 “国是日非” 的社会现实

密不可分， 是词人 “目击神伤” ［５］（６８３） ， “ 《黍离》 周道” 之感日生， “往来江淮， 缘情触绪， 百端交集，

托意哀丝” ［５］（６７１） ， 将家国之难与个人遭际拼成一片， 并结合词体特性探索创新的结果； 同时也是南渡

以来词坛复雅呼声日渐高涨， “稼轩出始用气， 白石出始立格” ［５］（６７８） ， “别开天地， 横绝今古” ［５］（６０４） ，

“一洗华靡， 独标清绮” ［５］（６６８） ， 词体逐步雅化的自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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